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賀佩儀〈細味深水埗——殞落的小區〉
張愛玲道「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，爬滿虱子」，對我而言，香港是一襲華美的袍，爬滿虱子。繁華的城市，有世外桃源，但亦有破落的小區。今天，我走到殞落的小區——深水埗。
我身穿白領黑色領帶，灰色及膝長裙，潔白的襪子，黑得發亮的皮鞋，就這樣踏入大南街與北河街交界的十字路口。映入雙目的是一個穿著桃紫、淡灰、藏綠色衣服的老人。老手中提著活生生的魚，膠袋把弄得旁人的衣物都濕濕濡濡。幾棵菜芯隨意擺放在袋中，青蔥搖搖欲墜地向我揮手。大家面對熱情的青蔥似乎便習已為常，匆匆一瞥。耳邊揮之不去的叫賣錄音，以幾乎一樣的音調重複︰「水果大特價，大特價！」在熱哄哄的菜市場裡形成詭異的違和感，再加上老人偶然幾句夾雜粗口的吵鬧聲，使我的腳步不由自主地加快。一不小心，小腿便碰着堆放在路邊的紙皮，低頭一看，才發現鞋底的坑紋不知何時夾著爛菜，同時鼻腔湧入血腥味，我微微轉身，中年婦人捧著一桶骯髒的血水倒入渠道，數滴污水飛濺在我潔白的襪子。我立即拿起紙巾，極力擦走襪子上的污漬。我的眉頭不禁皺起來，眼前飛快流走的景象，一位過客在這骯髒不堪的街市匆匆忙忙跟著行人落入暮色裡。
走到鴨寮街，我放慢腳步，走進這燈光繁華的地方。一間無名的店舖，掛着「電器」字樣的閃爍廣告牌，爭奪路人的注視。在狹窄的街道上，路人彷彿不曾在意路況，肩膊硬生生向我撞來，不曾道歉便徑直離去。幾位老人隨意插著褲袋，站在店門，與店主閒聊幾句，突然說走就走，一哄而散。店主又低下頭看手機，一雙腿隨意擱在路邊。店前一條條蒙塵的光管掛在店內，用鐵板築起的桌子擺滿一堆「雜物」，黃色燈膽、頭燈、手提燈，偶然夾雜著幾顆電池。幾位客人路過瞥視，又離去。這個店舖被城內炊煙暮靄淹沒了。仰頭一看，是破舊的唐樓。這裡的貧困不曾改變，就像陳年的凍瘡緊緊依附在身體，即使潰爛早已癒合，那紫色的瘡疤卻還在，如影隨形。貧困的依舊貧困，陳舊的依然陳舊。
穿過長沙灣道下的隧道，一股惡臭湧入我的鼻腔，映入眼簾便是一頭鳥巢的老人，靠牆擱著一張床，床頭放幾個黑色膠袋和紅白藍袋。老人橫臥床上，左手托著頭，右腿隨意支起，穿破的褲洞，身上的衣服就如破布似的。我掩著鼻，匆匆離開。
黑幕的降臨，空氣中瀰漫著煙草氣味，使人咳嗆下淚。我走到「坤記糕點」，溫熱的水蒸氣滴落我的手背。我買了個紅豆缽仔糕，老板娘多送個給我，道︰「這年代啊！讀書也很辛苦。」我持著熱騰騰的缽仔糕在人海之中品嚐。走到福榮街，又稱「玩具街」，幾個穿著校服的小孩圍在玩具店前，掏出僅僅幾個硬幣，打算買陀螺。但店主瞪著他們，揚手趕走，道︰「別擋在這裡，阻礙我做生意。」我心神晃晃離開我曾經最愛的「玩具街」。
深水埗，在大家眼中曾經是有滿滿的人情味的。然而，手背清潤的水滴終會乾掉，時間會洗滌人情，使之變淡，甚至褪色。然而陳舊的瘡疤卻沒有隨著時間沖刷掉，就如窘困的生活一樣，依然繼續。繁華的香港如電影的高潮，然而深水埗便是高潮的轉折，留下黯然的結尾，殞落在頹唐的月色下，又有誰會再關注他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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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文熙〈細味深水埗——城市記憶〉
過了十字路口便是欽州街了，街口有一間老舊的水果店，店裏的鐵閘和鐵桿都染上了棗紅鏽斑，為沉悶的灰色加添獨特色彩。牆上掛滿未成熟的香蕉，貼着寫上「生意興隆」的揮春。形形色色的水果都全部擺放在發泡膠板上，任君選擇。每種水果旁都豎着一塊手寫價錢牌。偶然會有幾個中年婦人停下來，然後精挑細選自己最滿意的水果，下一個步驟，她們便會向老闆討價錢。老闆絲毫不介意自己是否吃虧，任以他們認為理想的價錢出售貨物。
走到最後，便會看到「布街」，也是深水埗人俗稱的「棚仔」，這裏曾是日治時代的集中營。棚仔由各種大小顏色的帆布包裹着，為裏面的人遮風擋雨。外牆貼了一大塊布︰「抗議，守護棚仔」。由於帆布遮擋了陽光，裏面變得昏暗，但仍可以清晰瞅見那裏擺放着各種不同質地、不同顏色的布料。這裏售賣的各種布料及配飾，款式眾多，而且價格便宜，吸引了很多學生，設計師和裁縫到這裏採購布料和配飾，而我也不例外。這裏的每卷布都會故意露出一小節出來，讓客人可以摸摸布的質地。當老闆發現我，只是側頭瞥了我一眼又埋頭看手機。只當有需要時我向他們提出，他們才會放下手頭上的工作。如果換在一家高級商店，那裏的老闆或店員絕對不會如此，一定會像一隻跟屁蟲一樣尾隨着我，照顧我的各種需要和要求。
沿着欽州街走，便會經過這座藍白色的深水埗警署。典型的英國殖民地新古典主義建築，而傾斜屋頂卻鋪着中式瓦片，數支煙囪在屋頂突出，混搭着內庭現代設計，中西建築風格交融，一點也不顯得突兀。是香港二級歷史建築。因着這裏是警署的原故，攝像鏡頭到處可見，我們在這裏的一舉一動都會被清楚拍下。小時候祖父曾經牽着我幼細的手在這裏閒逛。「你知道嗎？這裏曾經是英軍充作軍營用的，再後來又被小日本改為深水埗集中營的指揮部。那時你還未出生，甚麼都不知道。」他溫柔地解釋着。經過這麼多年的戰亂，風風雨雨，深水埗警署仍然屹立不倒，堅強地聳立在深水埗。
警署旁是深水埗唯一一座大型商場——西九龍中心。透明深綠色的玻璃包圍着商場內的扶手電梯，毫無遮掩。甚至扶手電梯的齒輪和滑輪都清晰可見。西九龍中心的門口在星期一至五都會擠滿了學生。這商場九層內的室內遊樂場，美食廣場，溜冰場，各種商求都吸引着人們聚集，變得人來人往。西九龍中心嶄新的外型與對面多經修整的唐樓構成鮮明對比。唐樓經過時間洗禮而變成米黃色的外牆，有幾處是比原來的顏多格外地白，大抵是修補的痕跡。
深水埗僅僅只是香港的一個區而已嗎？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地方嗎？它雖沒有中環的華麗衣裳，但卻是一件溫暖無比，滿載着歷史回憶、見證着這裏發展的舊衣裳。城市急促發展，這裏的建築物也要趕上步伐。漸漸地這裏的一草一木慢慢消失。對於其他區的人來說這並不重要，也與自己無關。但對深水埗的人來說，政府不止拿掉老一輩的經濟來源，還把這裏的回憶一點點抹去，使之淡化。年輕一輩失去接觸這些老舊事物的機會。回憶在不知不覺間慢慢流走，漸漸消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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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嘉儀〈細味深水埗——舊區風景〉
兩霧中的深水埗街道，路人面色消沉，行色匆匆。「滴答滴答」，雨滴落在店舖間的空隙，途經此處，一不湊巧頭頂便會出現一片水跡。咦？那位身穿紅黃條紋襯衫的男子便是一名幸運兒。他似乎對此習以為常，隨手輕抹額際，依舊慢悠悠地在街邊轉悠。
鴨寮街從不缺乏地攤。專門販賣布料的地舖將各式各樣的花紋布料堆積，即便如此也佔據了大量空間。無法想像，舖主如何將埋在最底層的布料抽出來，又怎會清楚記得各種類布料的位置數量。地攤通常擺設在道路兩旁，原本寬闊的馬路不復存在，只剩下供人通過的空間。許多行人路過，而舖主依舊清閒，與鄰居談得熱烈。當夜幕低垂，你可曾注意到鴨寮街獨特的一幕？白日擁擠的地攤此時變成了一個個的綠色鐵皮箱，有些箱子被鐵蛇纏住，動彈不得。大多數箱子有着不尋常的鼓起或翹起的鐵皮，它們擔當着保護內裏物品安全的色，但顯然主人並不重視。
在福華街，一棟棟唐樓旁掛着許多牌子，若是在街中抬頭望去，天空幾乎被填滿，密密麻麻的文字墜入眼簾。「沐足健」、「榮華茶餐廳」、「德利成衣批發」、「電子廣場遊戲機」……那些九十年代甚至更早的作品至今仍被保留。可要留意各舖名的左右次序，別惹人笑話。用作支撐牌子的鐵柱上鏽跡斑斕，搖搖欲墜，你可會害怕那些招牌突然掉落？深水埗的地貌錯綜複雜，道路狹窄，舊樓中更是有着「新天地」，沿着樓梯往上走，便會發現許多「隱世」小店。南京街人行道上泛黃的落葉，仍在冒煙的煙蒂、下水道骯髒的泥巴，整條街道有一種說不出的難聞氣味。我懷疑或許在深水埗某後巷隱秘的角落，有着數之不盡的動物正竊竊私語，感謝深水埗賜予牠們生機。
在這繁華的都市中，深水埗為何如此另類？在此難以遇見身穿西裝的男子，卻總會看見只穿白色背心內衣的老伯四處晃蕩。他們似乎都愛讀報，多於通過互聯網了解世情。深水埗街市努力搶佔世人關注，途經此處的人們時常聽到水果、蔬菜舖喇叭叫賣聲，重重複複，冷冰冰的機器倒不會感到疲憊。凍肉舖將肉掛在鐵鈎上，風扇轉動聲實在太大，誓要趕走垂涎鮮肉的蒼蠅，其中還夾雜着討價還價的人聲。像是混亂的低端「會所」。海鮮店用來冷凍食物的冰塊融化後滴在地上，形成一灘灘水跡，行人不能避免踏過此處，污水濺上腳踝是常有的事。來往此處的婦人緊皺眉頭，似在忍受充斥空氣的魚腥，在燈光的照射下，她們面容上的皺摺愈積愈深。
我仰望天空，天空是沒有星星的，只剩下無盡的黑暗。遠處的高樓亮起繁星，映照着幽暗的深水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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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錦花〈細味深水埗——深水人情〉
手推車和泥石路所產生的摩擦聲劃破了清晨的安寧。這裏不再有作批發售賣的鴨子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挨着一個綠皮匣子。他們，已經在為這極具挑戰的一天準備。
駝背的老人有條不紊地把各式釣魚工具安頓在綠皮匣子的前方；身穿灰色工作服的運貨工人騎着舊單車，為各小食店送上石油氣；「老細，收貨！」披着泛黃毛巾的搬運工人正把一箱箱貨品從手推車上卸下。這裏的每一個人都是用汗水來換取安穩的生活。沒有高科技的協助，沒有冷氣房的高級享受，卻沒有抱怨。
這裏的天空湛藍開闊，是兩旁的老士兵多年守護的成果嗎？你看他們身上的標籤——「冠軍通訊」、「柏華音響」、「昌記配件」……它們被士兵配在身上數十年，有些隨士兵的衣服一起褪色，有些破了個窟窿。在這裏，多少人是在他們的守護下成長？或許有一天，他們也會退役。到時候，誰會來守護這裏的孩子？
走進北河街，又是別樣的風光。所有汽車都要在人群中慢行，無奈地和周邊的人來一次零距離接觸。即便如此，車主也不會用汽車鳴聲打亂這裏的節奏。
「二十蚊一件啦」「便宜十蚊得唔得啊！」「見你係舊客，就平啲俾你啦！」「好啦好啦！十蚊就十蚊啦！」似乎討價還價已經成為裏條街的不成文規定。只要願意講價，十有八九都會成功。多一元少一毫，其實又有誰會真正在乎？賣家和買家更加在乎的是他們之間的聯繫。一句簡單的問候，一次歡暢的對話。價錢高低就不再重要。
汝洲街亦算得上是美食天堂。「老爺冰室」、「廣東燒味餐廳」、「川味美食、「越南料理」，各地料理一應俱全。人們在這裏享受一天中最可貴的時光。一碟叉燒飯、一杯凍檸茶，或是一個菠蘿包、一件西多士。不需要高級餐廳，不需要精緻菜餚，簡單平凡的滋味，便餵飽肚皮與靈魂。
你說深水埗是個怎麼樣的地方？或許老舊，或算落後，但這裏的人卻是最溫暖、最有活力的。人與人的相處可以簡單至一句說話、一個微笑。在這裏，再冷漠的香港人似乎都帶着一點溫情。相比更高尚的生活，這不是更可貴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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